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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散于亚洲的少子化现象 
支援就业和育儿两立为关键 

――――    增加家庭相关支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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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要点〉 
○ 也有韩国或者泰国等比日本出生率低的国家 
○ 日本的家庭相关社会支出极少 
○ 政府高提出出生率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

        2015 年的出生数推算为 100 万 8 千人，时隔五年出现增长。但是死亡人数在二战后首次超过 130 万人，连续九年人口自然减少。虽说出生人数增加了，但是和现在的大学生出生时（20年前）相比，少20万人。少子化的倾向没有得到改善，预测今后人口减少会进一步加速。      日本的总人口准确数据要等到2015年人口普查结果的公布，但是截至 2015 年 10 月时的总人口推算为 1 亿 2689 万人。（总务省“人口推算”推算数据）。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相比，这5年中，约减少116万人。相当于山形县或者石川县的一个县的人口规模。      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≪日本未来人口推算（2012年 1月推算）≫，截至2020年的 5年之中，预计大约会减少250万人。同时老龄化也在前进，目前日本已经成为8人中有一个人在75岁以上的超老龄化社会，抬高了医疗和护理的负担。人口减少给经济发展带来风险的可能性也很高。 
 *** *** *** 
     不论是人口减少还是老龄化，主要原因在于出生率的下滑。出生率开始下滑，人口减少，成为母亲的女性人口减少，就算出生率停止下滑，出生人口数在下一代依然会更加减少，走进负的漩涡。为阻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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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数的减少要尽早实现维持现阶段人口所需要的总计特殊出生率（以下称“出生率”）2.07这个标准。     当然，要一步将现在的出生率的水准（2014年的 1.42）提升到2.07很难，首先，需要实现如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“新三支箭”推出的目标即“希望出生率”1.8这个水准。根据笔者的计算，2015年实现出生率1.8，在 2035年恢复到2.07的话，可以超长期维持1亿人口水准。     纵观世界，对人口出生率下滑的现象不仅限于日本。但是，不愁少子化的国家也存在。2010 年当时，OECD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）加盟国的约半数个国家的出生率超过 1.8。2013 年美国为 1.86，法国为1.99，瑞典为1.89。相反，德国为1.40，意大利为1.39，出生率的水准很低。     再看亚洲，比日本出生率还低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多。2013年的韩国为1.19，台湾为1.07，新加坡为 1.19。东南亚的泰国为1.40（2012年），比日本低，越南也渐渐下滑，估计为 1.8左右。     日前，中国废除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，但是，很难想象今后的出生率从目前1.5这个水准能大幅度上升。这些国家的出生率的水准的不同，在21世纪后期，成了是否会变为人口减少国家和非减少国家的关键。顺便说一下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≪世界人口预测2015年版≫，泰国在2020年代，中国在2030年代，韩国在2030年代中叶将会进入人口负增长。 
 *** *** *** 
    少子化的背景下，有支援女性的就业和生育框架不充分，以及年轻人就业不安定等原因。有了孩子后，就业和育儿很难两立，只能换成短时间就业，就因为如此，一生的收入要减少，或者有不得不放弃晋升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有孩子，费用十分昂贵。就业不稳定，意味着家庭收入变低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一生中的孩子数只能往减少方向走。     提出“希望出生率”为 1.8的背后，可以解释为通过改善夫妇的预算限制条件，具有在现实中让夫妇可能增加孩子数量的目的。出生率的设定的目标，不应该介入“夫妇的价值观”，可以认为只是将重心放在调整经济等方面的环境。     除此之外，有看法认为晚婚化和未婚化是出生率下滑的主要原因，就算促进结婚，如果不具备支援女性就业、生育和育儿的框架，出生率也不一定提升。因为女性决定结婚时，也会同时考虑其后的人生方向，不会将结婚和生育、育儿、就业分开考虑，所以只是促进结婚并不是解决了所有问题。     实现出生率1.8后，为了进一步恢复到能维持现有人口水平所需要的2.07水准，支援政策不可或缺。但是，单看国家就儿童补助等家庭相关支出，日本只占GDP的 1.3%（2012年度），和法国（2.9%，2011年）、瑞典（3.6%，2011年）相比还很低。     具验证结果表示，家庭相关支出的增加对改善出生率具有实效。以社会保障为中心的国库改革对财政健全化必不可少，为了增加家庭相关支出，今后有必要将财政支出从老龄人转向年轻人。同时也应该研究通过提升消费税率来确保支援育儿的财源。 
 *** *** *** 
     接下来就支援女性的就业对改善出生率有效果这一点，在女性活跃的观点来思考一下。女性的活跃，要定义起来很难，在此暂且将定义定在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之意。    该图显示以 OECD30 国为对象对过去 32 年间女性劳动力比例（15-54 岁）和出生率的关系。女性的劳动力比例低时，女性越是活跃出生率越有走低的倾向。相反，女性劳动力比例增高其关系发生逆转，女性活跃率和出生率的改善同时进行。     这可以解释为，为了女性进入劳动市场，支援就业和育儿两立不可或缺，扩充支援两立就能提高出生率。像日本这样，今后劳动人口的减少，就越发需要女性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，如果不对就业和育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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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立进行支援，就很困难。但是，如果扩充对两立的支援，有望改善出生率的提高。     如若缓解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重荷，维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，提高出生率必不可少。那么，1.8这个“希望出生率”的标准能否实现呢？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认真地在少子化对策上下真功夫。     1994 年制定的育儿支援综合计划“天使计划”以后的20年中，制定了各种少子化对策，实际上出生率没有得到·明显的改善。少子化对策不充分的原因是政府对家庭相关支出不够，还有不能否定对少子化、人口减少的危机意识薄弱。     安倍政府提出1.8这个出生率目标，是作为政府拿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策。但是，为了实现该目标，需要超过现政府所持续的时间，即需要更长一段时间。此外，能表现出阻止劳动力人口下滑的成果需要20年之久，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。为了阻止不断加速的人口减少，维持目前的经济水平，需要政府具有毫不动摇的长期蓝图，实施少子对策的相关措施。   [译自《日本经济新闻朝刊》2016年 1月 28日 29页，本文经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。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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